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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站在新的时代方位回望那段苦难辉煌，可以见出长
征题材文学创作的叙事向度和思想内涵越发丰盈、
高蹈、深邃，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传承精神与文明
的重要载体。进入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涌现
出一大批在思想观念、语言形式、美学风格诸方面
持续掘进、屡有创新的优秀作品。

无论是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还是小说、儿童
文学，越来越多的长征题材文学作品将笔墨聚焦于
普通人和无名英雄，真实还原了他们在艰难中的坚
守与抗争，写出了严酷境遇下生命的坚韧质感，释
放出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更传递出人
类共通的美好情感和价值，让这份刻印在中国土地
上的宝贵精神遗产被世界读懂、共享。

在作家笔下，长征不再是高远、缥缈的历史符
号，而是可感可触的现实经验，是有温度有力量的
个体记忆。记忆如同一张联结亲友、乡邻的关系网，
网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要以前途甚至生命来承担革
命的重担。他们并没有被冠以英雄的称号，甚至没
有留下名字。然而，在传统家族伦理之外，“无穷的
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革命者的信念从
来不单单基于个人理想。那种为了集体利益、为了
国家民族的未来、为了陌生人的幸福甘愿牺牲一切
的决绝和勇毅，真实而残酷、传奇而震撼、雄浑而浪
漫。而记录、承载这一切爱、恨、离别与痛楚的长征
题材文学作品，如水流般漫过遗忘的断层、冲破历
史的遮蔽，在新时代的高原恣意流淌，汇聚成充溢
血泪也盛满荣光的恢宏的“人民史诗”。

个体记忆连缀“人民史诗”

“人民史诗的文学”是新时代文学的核心命题
之一，奠定了长征题材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和美学向度。史诗不再是少数英雄的专属传记，而
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生命经验共同编织而成的历史
叙事。创作主体聚焦广大红军战士的集体存在，还
原历史运行的底层逻辑，发现曾经被忽略、尘封的
普通人的生命经验，挖掘被革命战争裹挟、湮灭的
个体记忆或民间传奇，为长征历史增添可触摸、可
感知的血肉，进而实现了由精英叙事向人民主体性
叙事的转向。

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家在处理长征题材时，往往
自觉地将个人置于蜿蜒曲折的历史背景下，探寻生
命成长和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聚焦复杂丰富的人
性层次与人际关系，描摹个体在艰难境遇中的求索
与坚守；在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中，展示历史的丰
盈面相与多样内涵。朱秀海的中篇小说《乌江往事》
（《十月》2022年3期），故事情节因人性层次的复
杂、人物抉择的多重变数而显得盘根错节、扑朔迷
离。小说跳出革命与反革命二元对立，讨论第三条
道路是否可行的问题，转向对革命内在逻辑复杂性
的思辨。革命逻辑往往并非简单线性的因果链条，
它的复杂、吊诡，是周敏成这样一位曾追随贺龙参
加革命、后来出任率部围剿红三军的黔军团长，即
便工于算计、步步筹谋，也始料不及的。这恰恰提示
出革命主潮下，细密支流所蕴积的巨大历史动能。
张品成的长篇小说《陌生地带》（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版），聚焦红军长征前夕赣南的革命斗争，
讲述了三位种棉专家穿越封锁、支援苏区的奇异经
历。小说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过程，而是以社会史的
视野理解革命，着重反映红军真实的生活状态，从
生存逻辑、物质基础、经济运行等角度解析红军后
勤运作的规律，生动印证了革命胜利根植于底层民
众的生存诉求，是人民主动选择的结果。

在新时代长征叙事中，女红军战士群体不再被
简化为抽象符号，曾经长期缺失的诸如女性身体经
验、生育与创伤记忆等生命情态越发被重视，得到
更加具象、细腻的书写。温燕霞的中篇小说《我和我
的母亲》（《解放军文艺》2019年8期），以腹中婴儿
的听觉、视觉甚至触觉，来想象母亲熊玉文与父亲
张大虎的故事，书写留守苏区的后方军民的生存状
态。作为苏区的医务工作者，母亲充满希望而又困
顿交织的命运令人感喟。一边是孕育，感受生的惊
喜与欢欣；一边则是遍地血污的救治疗伤，直面死
亡的残忍，这一切都集中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小
说以日常化、肉身化的个体记忆承载对人性尊严、
生命价值与生存伦理的痛切思辨，个体记忆由此具
备了超越私人经验的普遍情感力量与哲学意涵。

个体记忆并非孤立、私人的碎片，它沉淀在具
体的人物、地域、器物与日常细节之中。无数个体记
忆彼此勾连、相互印证，便构成集体记忆。卜谷的长
篇纪实文学《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解放军出版
社2013年版），以敏锐却不失温情的笔调描摹出一
个普通的革命者、受苦人于历史长河中浮沉起伏、
左冲右突、矢志不渝的心灵史。张桂清老人之所以
要为仅有“一面之缘”的毛泽覃守灵77载，这是只
有经历了那个年代生死考验和有着相当生命历练
的人心，才能真切理解与体察的。卜谷熟稔当地风
物掌故、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着重在乡土社会的伦
理结构中揭示革命信仰的生成机制。同样是书写女
性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张春燕的长篇报告文学
《向东找太阳——寻访西路军最后的女战士》（解放
军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以长期追踪寻访的纪实

方式，打捞西路军女战士湮没在岁月深处的个体记
忆，经由这群女性身陷绝境却又初心不改的传奇经
历，映照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革命不是来自外部的宏大指令，而是普通人在
苦难生存中内生的价值判断，个体的解放诉求与人
民的集体解放是合二为一的。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
《起来》（《当代》2026年5期），书写黔东一位山区
农家妇女从“围着锅台”到“走出家门”的演变过程，
表现信仰如何在恐惧、犹疑、血泪的淬炼中积淀、觉
醒。主人公冷小朵携子女求生、抗争的经历，生动地
诠释了奋起抗争、寻求解放的意义，不在于一个人
或一家人能够体面地活着，而在于让世间所有人都
能享有做人的尊严。陈斌先的中篇小说《北风那个
吹》（《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6年9期），将纪律
融入红军战士个体成长的主线，以微观个体抉择连
缀宏阔革命进程。小说摒弃对纪律条文的概念化阐
释，把红军纪律放在艰苦卓绝的行军征途之中，通
过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现实的考验，借年轻战士钱永
义、孙德智经历的磨砺，揭示革命纪律的本质：既规
范个人言行，更是守护人民利益的生命线。

长征是由人民书写的壮丽史诗，真正的主角是
那些有血有肉、有爱有恨、在绝境中坚守信仰的普
通战士与革命群众。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是

“人民史诗的文学”的生动实践，创作主体将叙事焦
点对准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复现人民群众在历史
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与磅礴力量，经由鲜活的个体记
忆持续生长，释放“人民史诗”的精神力量。

现实与历史的互文叙事

有很多作品都采用“历史线”与“现实线”相融
合的双线结构，“历史现场”与“当下追问”彼此对
话、互为补充，形成时空、文本、审美等多维度的互
文关系。由是，历史不再是凝固的标本，而成为流动
的、可介入的现实经验；现实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
背景，而是历史逻辑的延伸与回响。区别于传统长
征题材文学单向度还原史实的书写范式，当代文本
与历史文本的互文并非简单的今昔对照，而是文学
文本与历史叙事、时代精神、个人命运、集体意志之
间的多重指涉、相互印证与意义共生。个体记忆、亲
历口述、后辈寻访、当代思辨与经典长征历史文本
形成多层次的参照关系，阐释角度与想象空间都获
得了极大拓展。

龙仁青的短篇小说《红星歌》（《长江丛刊》2026
年5期），在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文、民族文化与革
命精神之间进行多重对话，将女红军宣传员田春芽
突围、被俘、流落草原的悲壮历史，嵌入草原的自然
流转与艰辛的生存现实。小说把草原自然物象与
长征革命符号有机交融，实现了自然伦理与革命伦
理的共生。蒲公英开花、飞散、扎根，既对应草原万
物生长的自然节律，又隐喻田春芽如种子般流落草
原、默默扎根，更象征红色记忆随风播撒、植入小达
西心中。旧军帽与红领巾的对话将长征从“过去的
事件”转译为“活着的传统”。贺捷生在散文集《父亲
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3年
版）中，搭建起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场域，一方面以家
族记忆填补宏大叙事的温情细节，将作为历史和精
神传统而存在的长征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生命
经验；另一方面，作者穿梭于战地遗迹与时光物证
中，以当下视域、理念、诉求填补历史留白。

当革命历史融入现实生活，长征精神也便以生
命延续、个体成长的方式完成了代际传递。在卜谷的
长篇报告文学《两个红军娃和他们的乳娘》（人民出
版社2025年12月版）中，苏区往事不再仅仅滞留在
后人惊奇、震撼的目光中，而是融入可以被今人共
情、传承的现实里。作品的探寻并未止步于对历史存
在的追溯，而是以当下视角续写长征故事余韵。在周
敏的长篇小说《星星点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知识出版社2023年版）里，革命不再是遥远的事件，
而是触手可及的人间烟火。小说写的是街巷市井、伙
伴玩耍、师生交往、邻里日常，表现了白云飞等一群
平凡、贪玩、懵懂的少年在对革命有了亲身感受后，
自觉选择光明、正义、担当的精神觉醒。

在复调叙事的框架下，两个时空的故事互为镜
像，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表象之下，埋藏着战争年
代未曾消散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回响。柳江南的中篇
小说《兰芬的长征》（《中国作家》2026年4期）采用
长征场景与干休所访谈双重时空并行的嵌套结构，
以采访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展开历史与现实的
对话。温燕霞的长篇小说《虎犊》（漓江出版社、接力
出版社2021年版）同样采用双重时空来结构叙事。
上篇“热血”讲述的是杜鸿运和战友们在少共国际
师生活和战斗，最终成为成熟的革命者的故事；下
篇“追寻”则以杜鸿运的重孙“我”的第一人称视角，
讲述“我”和父辈如何追寻太爷爷杜鸿运、太奶奶曹
半夏的足迹，最终完成情感升华的故事。历史不再
由史料单方面定义，而是在当代人的寻访、共情与
反思中持续生成新的意义。石钟山的短篇小说《伢
子们》（《山花》2026年10期）在结构上依然是双线
并置。现实线是无名守墓老人终老烈士陵园，直至
离世，才唤起乡民对他身世的猜想；历史线是回溯
少共国际师少年战士吴伢子的人生，还原湘江阻击
战中“伢子们”浴血阻敌、坠崖殉国的悲壮现场。村

民的猜测、后世的祭扫，是当代人对历史的回望与
追问；而吴伢子漫长的守墓生涯，将战争的创痛、牺
牲的重量代入和平年代的日常烟火。现实与历史的
互文叙事生动诠释了长征历史从未远去，更不会被
遗忘，而是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流淌、代际传承，持
续滋养、支撑着后人们的接续奋斗和现实生活。

朱秀海的短篇小说《篝火边的曾扩红》（《人民
文学》2020年8期）采用现实与回忆交替推进的叙
事策略。两个曾扩红重叠又分岔的人生经历，既象
征红军战士的成长与队伍的壮大，也隐喻革命所要
付出的牺牲。作家对历史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的关
系展开理性而深切的思辨。以当代视角审视和理解
长征，能够推动当下体验向历史经验回溯、扎根，实
现在历史之外回望历史、于叙事之外重审叙事，使
得超越长征自身的固有叙事框架反观这段历史成
为可能。以长征历史叙事为“原文本”，经由复现、重
构、再阐释，生成观照现实的“互文本”；同时以现实
视角作为阐释维度，反向激活历史记忆的当代价
值，进而实现历史叙事与现实意义的深度互证。这
一对话性结构，让现实表达与历史叙事能够互见、
互鉴、互文，也为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拓展出
新的观察视角与创作经验。

对“人”的重新发现与审美重塑

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的新探索，较为突出
地体现在对历史中人的重新发现与审美重塑。创作
主体自觉摒弃脸谱化、符号化、二元对立式的人物
塑造范式，不再以阶级标签简单定义人物言行、价
值，而是深度挖掘革命者复杂、纠结甚至矛盾的行
为逻辑与心灵空间，直面普通人真实的苦难、挣扎
与坚守，进而达成宏大革命历史与个体心灵史的互
证、融合。由此，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也呈现出
一个值得留意的发展趋势：部分小说在人物身份、
成长背景的设置上，突破了以往叙事里革命者形象
相对单一的阶层面貌，更多书写投身革命的知识分
子群体，进一步丰富长征参与者的人物谱系。

这些知识分子主动选择投身险境乃至绝境，以
学识、才干与心智投身长征伟业。这类形象的精彩
塑造与成功书写，有效拓展了长征人物画廊的美学
边界。譬如，徐贵祥的长篇小说《穿插》（《中国作家》
2019年8期）、中篇小说《红霞飞》（《解放军文艺》
2019年1期）、《走出草地》（《解放军文艺》2021年
8期），作品中的核心人物，既有兼具专业学识与精
神素养的知识分子，也有兼具知识分子气质与基层
革命者身份的形象。庞贝长篇小说《乌江引》（人民
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中，“破译三
杰”都具备深厚的知识素养。他们依靠缜密的逻辑
推理、精深的专业能力，在情报战场上为红军开辟
生路。小说中有一处细节颇令人震撼，曾局长将一
页页破译得来的密码手记喻作“百美图”。在长征路
途凶险、生死悬于一线的绝境中，在枯燥冰冷的密
电码中张扬审美意趣，无疑是点睛之笔。革命不只
有牺牲与厮杀，还有人的精神求索，审美与信仰可
以在最严酷的生存境遇中共存。

知识分子人物形象在以工农为主体的红军队
伍中，构成了强烈的反差性和辨识度。对这类人物
浓墨重彩的书写更新了传统长征题材文学创作相
对单一的生活场景，突破了革命等同于单纯生存抗
争的刻板认识，更因人物言谈气质高雅、精神世界
丰盈，且关注、思考、处理的往往都是“技术含量”较
高的问题，而生发出与革命队伍主体相“间离”的异
质性审美诉求。这种“间离”并非对革命集体的割
裂，而是在共同体内部呈现精神维度的差异，彰显
出“知识即力量、审美亦信仰”的新质经验。他们的
命运轨迹清晰标识着从旧日自我向革命新我的蜕
变，彰显了从个体本位意识向集体共同体意识的转
化、再造。知识不是把人从队伍中区分出来的标签，
而是让队伍和更多人活下去的能力；审美、见识也
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可以被普通战士分享的财
富，是困境之中支撑革命者判断、坚守、抵抗绝望的
内在精神资源。

人物形象的重塑对应着一种新的美学风格的
生成。对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化之美的自觉追
求与开阔表达，本质上是将“人”从历史附属品的定
位中解放出来。在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中，个
体心灵不再是宏大历史的注脚，个人的痛苦、热爱、
思辨、求索同样构成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现
代人文精神融入“新红色经典”创作的表征，也折射
出新时代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新向度。

“大文学观”视域下的再阐释阐释

进入新时代，一批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档案
资料与亲历者口述不断被发掘、整理。长征题材文
学创作在恪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深挖长征精神的
时代内涵，从历史观念、文体形式到文本形态，呈现
出更为丰富多元的面貌。创作者不再停留于常规的
正史叙事，转而以跨学科、跨媒介、跨文体的方式对
长征进行再叙事、再阐释，由此延伸、生发出以往较
少涉及或探索尚不充分的文学向度。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中最为波澜壮

阔、惊心动魄的一页，其宏阔复杂的战争场面、波谲
云诡的政治博弈、漫长错综的历史进程着实考验着
作家的视野、定力与耐心。而王树增偏偏选择了正
面强攻，力图全面、客观、真实、准确地再现长征历
史。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版）新增7万余字战役细节与人物描写，并
加入8幅长征作战地图及参考书目。作家以时间为
叙事主轴，将关键战事与重大事件作为叙事主体，
同步铺展四支红军主力部队各自跋涉的艰难历程，
由此搭建起覆盖长征全过程的全景叙事框架。他以
跨文体的写作姿态、娓娓道来的轻盈笔触切入繁复
驳杂的历史空间。

某种意义上说，事件本身并不直接构成历史，
真正的历史应该指向事件之间的意义或“关系网”。
温靖邦的长篇小说《铁流万里》（花城出版社2024
年版）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深入探寻长征时期各
方势力的真实状态，结合大量军史、党史资料以及
多方口述史、回忆录，用虚实相生的手法全景式还
原红军长征的历史进程，使读者更为直观地感受
到，革命先辈在复杂历史关口做出选择时的沉重和
艰难。李骏的中篇小说《舅姥爷的革命生涯》（《解放
军文艺》2016年第8期），细腻描摹黄安地域的乡
风民俗与行医世家的家风传承，融合了乡情、战友
情与朦胧爱意；在繁复、阔大、绵长的时空坐标中，
审视黄麻起义、鄂豫皖反“围剿”以及红四方面军长
征（三过草地）等历史存在对地域、对人的影响。小
说承载着丰富的时代信息与历史细节，对个体生命
史的拓展也丰富着长征“大历史”的内在肌理。

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擅长以总体性观念
统摄历史与现实，在叙述中更加注重梳理历史主流
的发展脉络，力图揭示隐藏在史实表象下的历史本
质、规律和运行趋势，让历史经验为现实奋斗提供
思想助力，照亮新时代新征程的发展路径。胡松涛
的长篇报告文学《遵义三日》（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年版），将一个短暂的历史时刻接入奔涌、延
宕的革命长河。作者以遵义会议的短短三日作为枢
纽，向前回溯，直面第五次反“围剿”的溃败、湘江血
战的惨烈，梳理“左”倾错误逐步累积的历史脉络；
向后延伸，追踪会议决议落地、军事指挥体系重构、
思想共识艰难凝聚的漫长过程。马娜的报告文学
《小布的风声》（《人民文学》2016年9期），一方面
深情回望红军反“围剿”时期的战火硝烟，另一方面
生动记述小布现如今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风声”为
核心意象，隐喻历史潮涌和时代变迁。曾平标的长
篇报告文学《向死而生》（人民出版社、广西人民出
版社2022年版），将湘江战役与这块土地上的时代
巨变连缀起来书写，让革命文物保护、乡村振兴实
践等现实命题获得历史经验的赋能。

以“大历史观”和“大文学观”的理念检视，新时
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仍有持续提升和探索的空间。

“大历史观”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与“时空的连续
性”。对长征价值与意义的再阐释，必然要突破单一
节点和思维惯性的局限，将长征置于中国近现代
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谱系和繁复进程中，
进行更高思想维度、视野广度和情感浓度的理解与
建构，为长征精神注入时代新质。与之相呼应，“大
文学观”打破文学与历史、社会、文化的学科壁垒，
强调文学创作是扎根时代语境、赓续历史脉络、连
接多元文化的精神载体，以文本为纽带，实现历史
记忆、时代精神与大众传播的有机融合。这对长征

“革命历史再叙事”提出了更高的原创要求和经典
标准。再叙事与再阐释的要义在于借助跨学科视角
和跨媒介表达，复现长征历史内在脉络和外在全
貌，高质量重构长征历史表达的话语体系，让长征
精神的时代内涵实现更鲜活、更深刻、更有效的传
播和接受。

长征是无数革命者用热血与忠诚书写的英雄
传奇，是无数人用生命与牺牲铸就的无言丰碑。这
份彰显民族品格、气质的集体记忆，刻印着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绝境中突围、追寻美好明天的
奋斗足迹，凝聚着纯粹的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中国
精神，也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与道路无法绕开的
思想锚点。

长征，这部根植中国大地的壮丽史诗，其影响
力从未囿于民族与地域的边界。早在《红星照耀中
国》问世之时，长征故事就已经走向世界，成为理
解、认知中国革命的重要窗口。长征，蕴含不畏艰
险、团结奋进、甘于奉献的精神内核，饱含对生命尊
严的敬畏、对崇高信仰的执着、对集体大义的坚守、
对人性光辉的守望；能够与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壮
举跨越时空地共鸣，被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共情、
共享；既是对人类共通情感与美好品格的生动诠
释，更是全人类直面困境时，关于希望与信念最震
撼人心、最令人信服的注解。

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是对峥嵘岁月的深
情回望，是对革命英雄的崇高致敬，是历史经验的
当代转化，是中国精神的世界表达。它拓展了“人民
史诗”的文学美学向度，为“新红色经典”的创作探
寻出新的路径与方法；并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
新视野，赋予长征更为宏阔的普遍价值，凭借长征
精神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完成从民族记忆到世界
叙事的开拓与升华。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辽宁省
作协特聘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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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进现实也点亮世界的“人民史诗”
——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的新探索与新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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